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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上厕所怎么就坠楼了呢半夜上厕所怎么就坠楼了呢

2323岁大学生的悲剧与便池高度有关？岁大学生的悲剧与便池高度有关？
给远在天津的妈妈打电话，和同学QQ聊天商量到哪儿去玩……3年前的2月27日晚，23岁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下称郑州航院）学生小伟（化名）在睡觉前做了很多事情，甚至还看了看电脑里的考研试题。可是，当晚11时多，
上厕所的小伟一去不回，宿舍同学去宿舍楼4楼卫生间查看，此时已经接近28日零点，发现他已坠楼身亡。

晚报记者 鲁燕/文 张翼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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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生前是郑州航院工业设计系大四学
生。

“他性格开朗，喜欢打打游戏……”说到
自己故去的同学小伟，小王还是有些伤心。

他和小伟都同住男生宿舍1号楼412室。
小王说，当晚 11 时许，他们都已经睡觉

了，“小伟穿着内衣去上卫生间，宿舍门也没
关，去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回来”。

小王在卫生间找小伟时，“厕所窗户开
着，往窗户下看，小伟就躺在那下面。”

还没等送到医院小伟已经停止呼吸。

“凌晨 3时多，我们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
说孩子自杀了。”小伟的叔叔刘先生说，他们接
到电话便连夜从天津往郑州赶，“好端端的孩
子咋会自杀呢？一点征兆都没有啊”。

赶到学校时，亲人们从小伟宿舍同学那儿
打听到，“小伟最近常常跟同学谈论考研的事，
他最近的QQ聊天记录，也都是和同学商量去
哪儿玩等话题，没有任何自杀的倾向。”

另一个舍友还告诉小伟亲人，几天前，他
们聊天时，小伟有说有笑，谈起即将毕业踏入
社会找工作的事时，“他也跟没事似的，还说工
作的事他都找好了”。同学翻遍了他的遗物，
也都没有发现有关小伟死因的“线索”。

很快，从二七公安分局刑侦大队传来消
息，经法医鉴定，结果为高空坠落死亡。警方
随即宣布排除他杀，不予立案。

便池高度成为争论焦点
事后，小伟家人到出事的卫生间查看，“我

们这才知道孩子是怎么死的了，那个卫生间便
池设计的高度太不合理了。”

在小伟叔叔刘先生提交的大量照片中，可
以发现，事发现场的 1号宿舍楼洗漱间与卫生
间连通，卫生间靠蹲便池侧的窗户处于常开锈
死状态。

刘先生说，窗户窗台距离地面的高度为100

厘米，窗台下有两层踏面（台阶水平面），踏面上为
便池。“站在便池上，窗台只到人的小腿肚位置，我
量了一下，便池到窗台的距离仅为33.5厘米，一抬
腿就下去了。”

这一说法遭到了学校的反对，学校认为学校
宿舍楼的设计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任何问题。

因为没法和学校“沟通”，小伟父母将学校
告上法庭，索赔43万余元。

一审判决学校支付
10万余元赔偿

一审法院认为，小伟就读于该校，该
校就应该对在校学生负有教育、管理、保
护的义务，现在学校不能证明自己对学生
进行了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
所以，对于小伟的死，学校担责30%，共赔
偿包括小伟家人 2 万元精神抚慰金在内
10万余元。

至于卫生间便池设计是否合理？一
审法院认为“学校宿舍楼窗户距地面是
100厘米，而根据规定宿舍的外窗台不应
低于 90 厘米，加上小韩事故发生时已年
满23岁，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
小伟坠楼死亡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

刘先生说，便池踏面距离窗台高度只
有 33.5厘米，远远低于国家制定的《宿舍
建筑设计规范》中 90 厘米的标准。而校
方仍坚持他们学校的宿舍楼的设计不存
在任何安全隐患，完全符合相关的安全标
准。这一判决结果，令双方都不服，都提
起了上诉。

目前，官司已打到二审，法院将择期
宣判。 线索提供 海明 潘冲 庆远

老曹介绍经验说，他能够通过一两句话就融化了
孩子心里的坚冰，就是运用了心理学中的“光环效
应”。放大他的一个优点，从而以偏概全，同时又让孩
子对自己的鼓励感到开心从而放下戒备，愿意交流。

孩子的心扉打开了，接下来的日子老曹更忙碌了，
通过协调工作，管城区政府为王秀营夫妇办理了社会
低保；一家三口搬进了滨河花园的廉租房；老曹和王保

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王保强再也没有被学校老
师请家长。更重要的是，心理服务站在“民在我心”警务
室开张了，谁家有个什么烦心事都来找老曹聊一聊，让
老曹为自己排解一下心中的不悦，不愿亲自来找老曹的
还可以通过他的QQ号进行网上咨询。王保强就是“老
曹”的老网友，到现在他俩还经常在网上交流呢。

已经在社区工作 6年的曹新国还有一本特殊的工

作日志，这里面记载了他每天走访的辖区群众，每天群
众咨询的心理问题，每天帮扶的群众情况，像王保强这
样的例子在他这本工作日志中数不胜数。

面对群众加封自己为“心理大师”这件事，老曹红
着脸摆摆手：“我这都是业余的，等我把咱们社区工作
做好了，我就去考个心理咨询师证，用更专业的知识帮
助更多的人，做个真正的心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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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有个鸡毛蒜皮的事都喜欢找他去说说

他叫老曹，是穿着警服的心理大师
已经是晚上

9 点多了，47 岁
的民警曹新国
还在南关派出
所新郑路第一
社区警务室里
坐着，他揉揉酸
胀的眼睛，伸了
个懒腰。黝黑
的皮肤下总有
和蔼可亲的笑
容，就是这位普
通的社区民警
被辖区居民称
为“心理大师”。
晚报记者 周炜卿
通讯员 张俊杰

6年前，曹新国到社区工作，“老曹”是辖区群众对他的
爱称，谁家有点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喜欢让老曹去说说。

他当社区民警没有多久，辖区群众潘喜梅就哭着
跑来找到老曹，说自己的儿子跑了。

对于老曹来说，潘喜梅并不陌生。
户主王秀营是一名耳聋患者，平日靠拾破烂生活，妻子

潘喜梅精神不太正常。夫妇俩抱养了一个男孩名叫王保
强，特殊的家庭环境让进入青春叛逆期的王保强自卑心理
越来越重，平日里少言寡语，打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潘喜梅说了几句的王保强
摔门跑了出去。

老曹先将潘喜梅送回家中，安抚夫妇俩不要担心，
自己则在附近的网吧寻找。果不其然，网吧角落里坐
着正在打游戏的王保强。

那一夜，老曹失眠了。自己也是一个父亲，现在的
孩子究竟在想什么，他也不清楚，如果了解了年轻人的
心理也许就能更好地和王保强这样的孩子进行沟通。

白天，社区的工作正常开展，各项任务一样不落。晚

上，老曹开始学习心理学，从书店买回了大量的专业书。
用老曹自己的话说：现在作息时间和大学生差不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自学，老曹决定试试本领。他敲
开了王秀营的家门，开门的王保强用敌视的眼神盯着
老曹。已经提前作好准备的老曹笑了笑说：“听说你在
你们学校运动会上1000米跑了冠军，我来祝贺你。”

王保强愣住了，没有谁因为这件事情夸过自己，而
眼前这个经常来家走访，让人有些心烦的警察竟然来
祝贺自己。王保强失声痛哭。

白天正常工作，晚上自学心理学

“民在我心”警务室开张


